
第29卷 第 4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 12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_01．29 NO．4 

Dec．2012 

晋察冀叙事诗的史诗意义探讨 
孟文博 ，丛 鑫 

(1．山东大学 威海分校，山东 威海 264209；2．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晋察冀的叙事诗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场域，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 

丛奇葩”。它们忠实记录了晋察冀特殊的人情风貌以及众多诗人在战争中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战士转 

变的心路历程，以多样的艺术风格记述 “民族事业”、弘扬 “民族精神”，体现了很高的史学价值 

和艺术价值，有着特殊意义上的 “史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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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晋察冀显然代表着一段 

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场域，从 1937年抗战全面爆 

发到 1945年抗战胜利，这里一直都是抗日的前沿， 

战争中血与火的浇灌使这里生长出的艺术之花呈现 

出与其他历史时期与政治场域迥异的美学特色，而 

在这些艺术之花中，有 “一丛奇葩”特别引人注 目， 

那便是以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邓康等为代 

表的战争诗歌创作，尤其是其中的战争叙事诗，真 

实而又生动地记述了壮烈的战争场面以及战争参与 

者的精神风貌，同时具有着很高的的史学价值和文 

学价值，显现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史诗性特色。 

自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开始被迫睁眼看西方之 

时，无论是诗人还是学者，都产生了一种 “史诗情 

节”。梁启超参照荷马、莎士比亚、米尔顿等人的史 

诗之后感叹其 “动亦数万言，伟哉 !勿论文藻，即 

其气魄，固己夺人矣。”⋯而王国维则在对比西方史 

诗后批评中国古代诗歌：“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 

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伯不能 

得一”。 h‘接受一种文学形式，同时意味着接受其 

蕴含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 第一代学贯中西的 

知识分子的文学 “自卑”其实正代表了他们对民族 

精神的审省与焦灼，因此，呼唤创作 “雄浑”、“刚 

健”的 “国魂文学”便成为当时文化精英的共识。 

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为实现这种 “共识”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在度过抗战伊始 “性急地 

向民族战争所拥有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远景突进” 

的文学创作激情期后，诗人们深切的感到 “伟大民 

族革命的时代，必须有伟大的民族革命的史诗” ， 

于是从沦陷区到国统区，长篇宏制式的诗歌创作开 

始纷纷涌现，这些长篇诗歌的出现可以说开创了诗 

歌创作史上的新纪元，但它们却并非都是经典之作， 

当时有诗论家就曾批评说：“目前许多长诗，是有着 

许多没有 ‘诗’的——不足以表现诗的情绪和意境 

的空疏的语言，和没有生命的形象，杂芜其中，于 

是变成一首很长很长的 ‘长诗’。这好像未淘过的一 

堆矿砂，里面的金子只是几粒，而沙子却是一大堆。 

这毛病是诗人企图把情感扩张，可是他的感情只有 
一

点点。⋯⋯结果，本来可以写成很动人的诗，也 

变成贫血的没有生命的苍白的语言了。” 这样的 

“长诗”恐怕很难被认作真正意义上的 “史诗”。 

黑格尔在其 《美学》中对 “史诗”有着这样的 

界定与论述：“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用一件动作 

(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 

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 

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 

的事迹。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 

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像，即实际 

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 

因此，“一般地说，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 

史诗情景，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 

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 

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 自己。”所以， 

“只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战争才真正有史诗 

性质”。 具体到史诗的创作上，黑格尔非常强调诗 

人对他创作题材的熟悉，他说：“诗人必须完全熟悉 

他所描述的情况，关照方式和信仰，对他基本上仍 

是现实的题材只须提供诗的意识和描述的艺术。” 

“真正的史诗作者·⋯一对所描述的世界，从在个人 

内心中起作用的那些普遍力量，情欲和旨趣到一切 

外在的事物，却都要了如指掌。” 黑格尔是在研究 

了大量西方经典史诗之后得出上述观点的，对照他 

的观点，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中华民族史诗 

书写的最佳题材，而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晋察 

冀诗人又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创作优势，他们曾真 

切的长期置身于战斗生活之中，和战士们一起冲锋 

陷阵，和后方群众一起支前劳军，他们的心跳与那 

[投稿日期]2012—05—11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 (编号：HB11WX024) 
[作者简介]孟文博 (1977一)，男，山东巨野人，讲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92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4期 

个炽热时代的强烈脉动同步，他们本身就是坚毅不 

屈 “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真实经历与情 

感凝聚成为一首首的叙事诗，生动记述了 “一个民 

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 

远的事迹”，具备了 “史诗性”的基本内涵。 

自然，晋察冀叙事诗多为中短篇创作，不符合 

人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 “史诗”均为鸿篇巨制的特 

性，但事实上，黑格尔也并没有把诗篇的长短作为 

“史诗性”的必然参考条件，他最强调的还是对一 

个伟大时代 “民族事业”的记述和 “民族精神”的 

弘扬，而当今也有学者在研究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 

后指出人们对 “史诗性”概念理解的偏颇，他说：“长 

篇小说的表现史诗性或者说获得史诗性，不但不一 

定要大部头，而且可以是精炼的小部头。所谓 ‘史 

诗性’，也应该有多种美学形态。既可以浓墨重彩气 

势磅礴，也可以精炼简洁温婉平和。”Ⅲ 由此可见， 

晋察冀的叙事诗也不应因其篇幅的短小而被完全排 

除在 “史诗”范围之外。 

黑格尔曾提出，正义的民族战争提供了一个“最 

适宜的史诗情境”，“用战争情况做史诗情节的基础， 

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 

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 。 而当时 

许多文艺家认为：“自从抗战开始以来，英雄慷慨的 

事迹，惊心动魄的场面，只要稍加注意，无时无地 

不是俯拾即是的。” 因此 “现在我们亲历着的伟大 

的斗争，它本身就是一部雄伟壮烈的史诗。” 晋察 

冀诗人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对战争中 “英雄慷慨的 

事迹，惊心动魄的场面”有着最直观的感受，这些 

感受被凝聚在一首首叙事诗里，使其具备了史诗的 

最基本意义。 

在这些叙事诗中最震撼人心的人物形象要算那 

些作战在第一线的英勇战士了。像邵子南的 《模范 

支部书记》、《大石湖》，丹辉的 《第七次》，曼晴的 

《巧袭》等，通过这些诗篇我们看到英勇的战士如 

何 “到了正激烈战斗着的堡垒跟前，／让死亡突然降 

临在敌人的阵地。”看到战士直至牺牲都不放弃自己 

的枪：“人死了，枪还在，枪在就又打得响。”这些 

战斗多为诗人亲自参加，因此在叙事诗中表现的生 

动形象，诗人鲁藜认为：“战争是一切社会生活最复 

杂的最高级的运动，在伟大的抗战的十六月中，有 

多少血与肉、生命与意志构成的民族光辉的故事、 

场面与出现在这个战争里的民族英雄，新的典型 

呢?未来的伟大纪念碑的收获者，应该是在今天。” 朝 

晋察冀正是以叙事诗的形式树立起了雄伟的 “纪念 

碑”，一方面真实揭示出当时真实的战争场景，一方 

面又展现了我军战士英勇无畏的战斗豪情。 

晋察冀叙事诗中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还包括众 

多英勇不屈热情拥军的后方民众，像田问 《下盘 
一

诗中为送公粮殒身的老人李和，《拜年》中慷慨劳 

军的李存山。曼晴 《女房东》中那像 “母亲般”慈 

爱的女房东，徐明 《担架队进了村庄》“好象母亲安 

慰儿郎”一样照顾伤员的 “老太太”。商展思 《黎明 

之前》中为掩护伤员，亲手捂死自己的娃娃的村妇 

女主任王桂花。毛泽东说过：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 

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正是这些不甘做亡国奴 

的广大后方民众构成了人民战争的浩瀚海洋，他们 

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期的坚强脊梁，是保证抗战最 

终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晋察冀诗人们饱含着深情把 

这些动人的事迹记入叙事诗，让我们能够在七十多 

年后触摸到他们炽热的胸膛和不屈的灵魂，真切理 

解那场伟大民族战争胜利的最终原因。 

3O年代中期，“战斗的小伙伴”田间带着他村野 

的粗犷和泥土的芬芳跃上诗坛，让胡风惊讶于 “这 

些充满了战争气息的，在独创的风格里表现着感觉 

的新鲜和印象的泛滥的诗，是那个十七八岁的眼神 

温顺的少年写出么?” 然而胡风同时也承认，田 

问虽然是 “创造自由诗体的最勇敢的一人”，但 “他 

自己所创造的风格却还不免露骨的留着了摸索的痕 

迹，不能圆满地充分平易地表现出他底意欲的呼吸， 

他所能拥抱了的境地。” 真正促使田间转变提高的 

是抗战爆发后他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经历。正如作 

家孙犁所说的：这一时期 “诗人从生活上接近了边 

区的新人物，促使他重新考虑他的形式。” 实际战 

争生活的洗礼让他 “以时代的眼光来照耀出边区新 

的家庭和新的物之成长，以及群众怎样为保卫家乡 

和国而斗争。” 田间这一时期的叙事诗作如 《下 

盘》、田问的诗作如 《拜年》、《偶遇》、《山中》等， 

所表达的内容无一不是诗人亲耳所闻甚至是亲身经 

历，它们从一个侧面形象反映了诗人深度融入斗争 

生活，接受战争洗礼的过程。如胡风所论：“无论是 

诗人底创作欲求或他所拥抱的生活现实，都经过了 

而且在经过着战斗锻炼和思想锻炼的过程，因而他 

初期所追求的歌谣底力学终于得到了变质的结果， 

成了能够表现新的社会内容的美学的面貌，在作品 

上有些完成了浑然的旋律。” 因而 “田间是第一个 

抛弃了知识分子底灵魂的战争诗人和民众诗人。” 

而正是在这样的经历基础之上，田间于 1947年创作 

出长篇叙事诗 《她也要杀人》，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 

作品。晋察冀的其他诗人们和田问一样，都真切地 

经历感受着战争生活，把他们亲身的所闻所见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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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叙事诗，像邵子南的 《运输员和孩子》、《骡夫》， 

曼晴的 《站岗的》、《巧袭》，方冰的 《人民的葬礼》， 

徐明的 《担架队进了村庄》，陈辉的 《妈妈和孩子》， 

孙犁的 《梨花湾的故事》等等。这些作品都成为我 

们今天了解当时知识分子真实生活，窥探他们心路 

转变历程的第一手资料。 

如果我们把晋察冀的叙事诗比作一座座抗战纪 

念碑的话，那么这些纪念碑显然不是以其宏大而著 

称，中短篇的体裁使诗人能更灵活地体现出多样化 

的艺术风格，在雄浑壮美的基调上，这种多样化的 

艺术风格为晋察冀叙事诗的史诗性增添了多彩的亮 

色，同时也把现代左翼诗歌创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国的革命诗歌产生于 20年代的中期以后，是 

当时国际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的直接产物，因 

此表现出了与此前各诗歌流派迥异的艺术风格。鲁 

迅曾评价当时革命诗人殷夫的诗 “是对于前驱者的 

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 

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 

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然而早期普罗诗派把诗歌 

作为政治传声筒，注重宣传力度而忽视艺术价值， 

造成其艺术水准普遍较低，这种偏颇一直影响到了 

后来的中国诗歌会。正如诗歌评论家龙泉明所论： 

“从诗的艺术性来看，中国诗歌会绝大多数诗篇不 

成其为诗，能流传下来的精品极少。” 

作为中国诗歌会的继承者，晋察冀诗人们真实 

经历了的战争的洗礼，长期的战争生活促助诗人们 

的心态由最初的跺厉虚浮而变得深沉洗练，从而让 

他们有更多的心理空间去构思更具美学特质的诗歌 

作品。早在传统时代，文言叙事诗就没有完全排斥 

抒情因素，到了晋察冀时期，火热的战争经历让诗 

人们总有充沛的感情想要抒发，这种感情被他们以 

艺术的方式融进叙事诗的创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叙事抒情相结合的战争诗歌样式。邵子南的 《死与 

诱惑》写一位工会干部被捕后坚定抵抗敌人的威逼 

利诱，最后光荣牺牲的事迹。诗人在 “说明”中这 

样写道：“想把它写下来，但又想，与其写事实，不 

如留下他的精神，所以写成了上面这个样子。”“这 

个样子”的叙事诗有机结合叙事与抒情两种因素， 

往往更具有情感冲击力。LI：；7~H诗人在诗的结尾这样 

写道：“他沉静地与死并排走着，／有如农夫伴着他的 

犁走进地里，／进入渺茫的国土。／／他，没有死，／他， 

变成一道电光，／穿透一切心壁／，照亮黑暗。／他是真 

理，／大众的精英的真理。”类似的还有史轮的 《我永 

远敬念你超人的灵魂》等篇。黑格尔曾说：“史诗并 

不完全排除抒情诗和戏剧体诗的题材，不过不把这 

两种诗的题材形成全部作品的基本形式，而只是让 

它们作为组成部分而发生作用，不能因为采用它们 

而就使史诗丧失它所特有的性格。” 而这些叙事诗 

恰当地增加抒情因素，对其厚重的史诗性正是一种 

有益的衬托，使表现的主题更加鲜明，也增强了艺 

术感染力。 

晋察冀的许多诗人还擅长把象征手法融入叙事 

诗，像鲁藜在他的 《树》一诗中以 “树”来象征烈 

士张德海的献身精神将在中华大地上根深叶茂，生 

生不息。而在 《红的雪花》中，“血和雪相抱／辉照成 

虹彩的花朵”，正象征了 “战死的同志”的圣洁灵魂。 

方冰在其 《歌声》种记述了他在一个 “劫后的山村” 

里听到 “牧羊人”歌声时的激动心情，那时他 “突 

然感觉到”这歌声正是 “晋察冀的精神!”除此之外， 

晋察冀叙事诗中甚至还有着更加 “另类”的作品， 

像秦兆阳的 《乌鸦国王的烦恼》，全篇竟然以寓言的 

形式写成，他把喜欢光头穿漆黑大氅的蒋介石比作 

乌鸦国王，向部下下达荒谬的命令，结果惹得 “王 

后”一顿痛骂，最后只好作罢。 

多样的形式以及某些现代手法的运用使我们看 

到，即使是在相对封闭的根据地，文学创作的 “民 

族化”与 “现代化”，“政治性”与 “艺术性”之间 

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作为文学生长沃土的生活无 

处不在，何况在当时的晋察冀，这生活又是如此丰 

富而火热，寻找对这生活的多样表达，已成为诗人 

们自然的选择。 

晋察冀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场域，战 

争的紧张与残酷使置身其中的诗人并没有太多的余 

暇去精雕细刻每一首诗歌的形式美，因此晋察冀叙 

事诗在整体上体现出粗犷风格与史诗气度外，也显 

得有些芜杂，不少诗作因率直粗粝或者过于直白而 

缺乏诗意，但历史河床里的黄金并不因为伴随它的 

泥沙而失去光泽，这些叙事诗和它们所记述的历史 

距今七十多年，期间中华大地上的社会面貌与意识 

形态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我们今天跨越七 

十年的时空再去抚触它们时，依然能被这些诗作中 

所澎湃 昂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精神所深深震 

撼。同时，晋察冀诗人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始终 

执着于艺术探索，把诗歌首先当做艺术品来创作， 

从而让其作品在整体上展现 出异彩纷呈的美学特 

色，其精神也让我们深深感动。研究历史不仅在于 

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镜观当下，由晋察冀的叙事 

诗而反思今天的诗歌创作，虽然也是花样百出，却 

总感觉缺乏一种内涵与精神能够真正打动我们，也 

许在这 “无名”时期，诗歌创作可以仅仅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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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情感的宣泄途径，或者说诗歌在意识形态的稀 

薄期也有理由卸去曾经的历史重担而以更加轻松 自 

由的姿态呈现于世。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在思考， 

在我们这个曾被称为 “诗的国度”的国家里，诗歌 
一 定要以这样的面目存在吗?曾经被几代人所呼唤 

的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宏大 “史诗”，能否在这样的 

土壤里成长起来?晋察冀叙事诗作为一个历史的存 

在也许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它们至少能给我们 
一 些启示，甚至某种引导，而在同时，这 “一丛奇 

葩”也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读和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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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pic significance of the Shansi—Chahar-Hopei narrative poetry 

MENG Wen-bo1
，CONG Xin 

(1．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Weihai 264209，China；2．Literature and Law School of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The shansi．chahar-hopei narrative poetry arose in a specific historica1 period and political field．known as 

”the exotic flowers” in the history of modem Chinese Literature．They recorded the special customs in 

Shanxi—Chahar-Hebei and the spiritual course of the poets in the war who 仃ansformed from intellectuals into 

revolutionary soldiers．and described ”the national course’’in a variety of artistic styles to carry forward the 

“national spirit”，which reflects a very high historical value and artistic value and has a special ep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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